
6 月麦熟，随着一股股清甜的自来水流入
千家万户，中国最大的干旱区新疆彻底告别“苦
水”。

“过去，伽师县的水氟砷超标，味道苦咸，各
类水致疾病很多。”伽师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
仲虎说，多年来，各族居民一直盼望能喝上安
全水。

与伽师县一样，因夹于大漠和大山之间、终
年干旱少雨，千百年来生活在新疆塔里木盆地
的居民，难寻一口干净水。涝坝水、苦咸水，曾让
这里的人们贫病交加，却又无力舍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让群众喝上安全水，
国家和自治区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但要在茫茫
大漠和昆仑山腹地找到一捧清泉，绝非易事。近
年来，特别是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国家不惜代价
保障新疆贫困地区饮水安全，这一惠民工程建
设迅疾提速。

今年夏季，以伽师县为主的最后 1 . 53 万
人喝上“放心水”，一场历史性巨变正在发
生：中国最大的干旱区新疆家家接通自来水。

曾经 人畜共饮涝坝水

“要馕给馕，要水给命。”一句古老谚语，道
出了塔里木盆地水的珍贵。

为了在沙漠边缘生存下来，千百年来，人们
在绿洲各处挖出星罗棋布的蓄水坑，当地人称
之为“涝坝”。涝坝大小不一，春夏汛期，将河渠
水或冰雪融水引入其中，这一坑死水就是人和
牲畜的“命根子”。

涝坝水是什么味道？“苦，苦得就像嚼了青
树叶子。”

家住和田地区墨玉县喀瓦克乡乃再尔巴格
村的古丽妮娅罕·图荪尼亚孜说，年轻时她用扁
担挑过水，也用毛驴驮过水。苦的不仅是水，还
有运水的过程。沙土路上，人和驴不时被尖尖的
沙枣刺挂出血痕。

涝坝水还有多种颜色。
“有时像红茶一样，有时又是绿色的。”和田

县布扎克乡布扎克村村民艾比布拉·托合提说，
“涝坝里只剩‘锅底子’时，小蝌蚪、飞虫和垃圾，
什么都有，坑里的水就变成绿沫子。”

“喝水时，得用纱布或者头巾过滤，常常是
人在这边喝，牲畜在对面喝。”68 岁的艾比布拉
说，有时渴急了牛羊还和人抢水喝。

喝口涝坝水有时还有危险。
艾比布拉家紧挨着涝坝。他曾看见邻居为

取水不慎掉进涝坝被淹死。“几乎每年夏天，都
有失足掉进涝坝淹死的孩子。”

常年饮用不卫生的涝坝水，导致疾病肆虐，
加上部分区域水高氟低碘等，和田等地成为介
水传染病和水致地方病的高发区。

有数据显示，改水工程实施前，新疆 1100
多万农村人口中，有 1054 万人需要人工解决饮
水水源问题，其中 248 万人生活在水质很差的
高氟病区。当地群众病在“水”上，穷在“水”上，
也盼在“水”上。

改变 弃坝打井清水流

绿树掩映的布扎克村村头，15 米见方、三
四米深的涝坝早已干涸。这是当地人主动废弃
的第一座涝坝。

涝坝千年使命的终结，源于国家对南疆地
区“苦水”的宣战。

布扎克村位于新疆和田县。1994 年 10 月，

在中央支持下，新疆大规模农牧区改水工程
从这里拉开序幕。这是国家“防病改水”工程
在新疆启动 10 年后，又一次大规模改水。

随着布扎克村第一眼深水井开钻，新疆
用 3 年时间结束了人畜共饮涝坝水的历史。

正是新疆各族群众对干净水源的迫切需
求，让学钻探的董仕富从找矿转为找水。

1997 年，董仕富遇到职业生涯中最难啃
的一块硬骨头——伽师县玉代克力克乡找水
打井。

地处克孜勒苏河下游的玉代克力克乡，
地质结构复杂。“优质水层都在 200 米以下，
有些甚至超过 260 米，必须使用千米钻来完
成。”董仕富说，黏土层遇水膨胀，稍有不慎卡
住钻机机头，一口井就报废了。

奋战 20 多天后，董仕富和打井队员克服
重重困难完成任务。这口获得当时的地矿部
“找矿奖”的深水井，为喀什地区找水打井奠
定了基础。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新疆农村饮水工程
建设的投入，尤其是集中力量解决塔里木盆
地重旱区、重病区人畜的饮水问题，到 2004
年，新疆水厂、水站与水井交织成网，全区铺
设供水管道超过 7 万公里，解决了 954 万人
饮水难题。至此，新疆农牧区介水传染病和水
致地方病发病率大幅下降，农牧民健康状况
明显改善，治病负担开始减轻。

吃水不忘挖井人。布扎克村的涝坝干涸
弃用，但村民并未将它填平，而在周围抹上水
泥、砌好栏杆，将它作为历史见证永续保存。

不远处，一座白色“饮水思源纪念碑”上，
刻着数百名改水工程捐款者的名字。捐款者
中有国家领导人，有普通农民和企业家，还有
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这里已成为一处景点，
有外地客人到来，村民总会带他们在此转转。

如今 “苦尽甘来”自来水

南疆大地上，改水还在持续。
大部分农牧区饮水问题得到解决后，新

疆改水重点由“解困型”转向“安全型”。特别
是对口援疆和脱贫攻坚系列举措向深度贫困
的南疆四地州倾斜，加快了南疆改水步伐。

2016 年夏天，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从北
京邀请供水专家“问诊”和田水质。

“不仅要喝卫生水，还要喝上健康水！”援
疆干部说。随后，北京援疆资金投入水厂改
造，先进的纳滤膜处理工艺彻底解决了当地
水质高矿化度问题。

从涝坝水到地下水，从地下水再到“北京
标准”的自来水，和田各族居民饮用水实现
“三级跳”。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工程的实施，越来越多配备了水处理设备的
现代化、规模化水厂分布在沙漠绿洲大小
乡村。

阿克苏、克孜勒苏、和田、喀什……清水
潺潺，流向塔克拉玛干沙漠村庄，流向昆仑山
牧区，流向帕米尔高原乡村，并以日进寸功的
顽强，向着最终胜利持续迈进。

直至最后的伽师县。
“我们从未放弃找水，但伽师一带不断发

生地震，导致地下水质恶化，打出的井很快报
废。”贾仲虎说，特殊的地质条件使伽师县成
为南疆改水的难中之难。

如今，伽师县在国家支持下完成跨城引
水。总投资 17 . 49 亿元的改水工程跨越 3 个
县，总管线长度达 1827 公里。

随着伽师县改水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
新疆全面实现饮水安全。这也意味着，南疆千

万人口在水与沙、甜与苦的战斗中，取得历史
性胜利。

在墨玉县最后一个自来水入户的村庄，
古稀老人伊敏·吐尔逊回忆说，自己喝过三种
水：40 年涝坝水，20 年地下水，现在则是通
到家里的自来水。

老人说水有“三味”：苦味、咸味和甜味。
实际上，这是南疆群众对新疆防病改水、氟砷
改水、饮水解困、饮水安全多个阶段改水历史

的特殊记忆。
在喀什市老城，“百年茶馆”老板买买提·

吾斯满满心欢喜。“从涝坝水到自来水，水质
越来越好，茶馆现在用的是甜水沏茶，老顾客
和游客越来越喜欢。”

说话间，一壶热水倾入桌上的茶碗，热气
氤氲而起，茶馆里的滋味瞬间变得绵厚悠长。

(记者关俏俏、赵戈、张钟凯、张啸诚)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16 日电

别了，“苦水”！
怒江大峡谷的群众，很少人知道棒球这项运动。但这两

年，制作棒球变成很多贫困群众的日常，成为峡谷群众增收
的重要产业。

起针、拉线……不到一年时间，29 岁的脱贫群众花六
妹就已熟练掌握缝制棒球的技术，并成为棒球扶贫车间的
管理员。

花六妹老家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
托坪村色德村民小组。这个在高黎贡山上的村子，从村委会
到村小组步行要用 4 个多小时。

10 年前，花六妹成了村里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在贫困
面前，她能选择的路子并不多。为了多挣点钱，她辗转广州、
江苏等地务工。

“交通不改变，再勤劳也没用。”花六妹说，得知村里启
动易地搬迁，安置点与匹河乡政府隔江相望时，她回家的信
念更坚定了。

2019 年初，花六妹和其他村民一同告别了世代生活的
木板房，搬进了带有明亮厨房、卫生厕所的新房，用上了电
热水器。

花六妹平淡的生活在去年 7 月又有了改变。“村里建了
个棒球加工厂。”托坪村委会主任王小波说。

“当时有不少人都报名参加了。”花六妹说，在经过专业
老师培训后，她们走上缝制岗位。起初，因为大家缝制力度、
角度难以掌握，生产出的棒球几乎都不合格。随着技术的精
进，现在大家生产的棒球基本都合格了。

作为车间管理人员，花六妹每月有 2000 元的固定工
资。缝制棒球按件计费，缝一个就有 2 . 5 元，工作时间也比
较自由。因此，村里不少妇女都来缝制过，在农闲时，扶贫车
间最多有 30 多人，但比较固定的有 10 人。

35 岁的和碧花就是固定来上班的群众。去年在一家米
线店打工的她，听到村里要开棒球扶贫车间，当即报名参
加。现在她每天能缝制 50 多个棒球，成了车间来得最早、走
得最晚的村民。

“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有这样的机会必须努力工作。”在
缝制棒球的和碧花说。

“搬迁后，我们要转变思维。”花六妹说，虽然在车间比
在外务工挣得少一些，但车间的氛围好，还能顾家。现在大
家上班都很自觉，吃完饭不休息就来车间上班了。

花六妹说，我们这一代人不能简单靠种地为生了，要学
一门技术，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就能不返贫了。

入夜了，安置点大多数群众已准备睡觉。但在扶贫车
间，灯火通明。花六妹和她的 9 个姐妹依然在缝制棒球。她
们想通过双手抓紧时间多挣点钱，不想再感受贫穷的滋味。

（记者杨静）
新华社昆明 6 月 16 日电

大峡谷里的“棒球妹”

“现在就想让两个儿子早点成家，我也就圆满了。”53
岁的荆秀芳话还没说完，就被供货商喊去结算货款。位于青
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的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里车来车
往，蔬菜商荆秀芳顾不上驻足，推着小推车边走边说。

“我家老大在老家安徽亳州工作，老二在部队当兵，都
没娶媳妇呢。我和老公想多攒点钱，留给他俩娶媳妇。”荆秀
芳一手翻看账本，一手飞快地按着计算器，“今天生意还可
以嘞。”她转身对记者说。

荆秀芳和丈夫来青海近 20 年。在每天进菜卖菜的忙碌
中，两口子带大了两个品学兼优的儿子。从希望儿子快乐成
长，到希望儿子考上好大学，再到希望儿子早日成家，荆秀
芳在实现一个个梦想时，她发现身边的市场环境也越变
越好。

刚来青海，荆秀芳和丈夫在小市场摆地摊。“因为我家
蔬菜种类比较多，所以来买菜的人不少。”荆秀芳说，那时候
西宁没有大型综合集散市场，大家的生意都在各种小市场
里“野蛮生长”，菜霸、路霸也层出不穷，“晚上货车停在市场
里，老公在车里睡觉，一觉醒来，发现一两箱货被偷，有时甚
至轮胎都没了。”荆秀芳说，大家都盼望市场有个统一的管
理机构。

2013 年，西宁市保证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的重点民生工
程——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正式投入运营。荆秀芳
的菜铺也从破破烂烂的老市场搬过来。“这边治安好，卫生
干净，管理严格，不担心丢东西了。”荆秀芳说，现在货车来
了，晚上不需要专人守在车里，市场里有保安，也有监控，
“一件货都丢不了！”荆秀芳说，“我家在集散中心有一个固
定摊位，虽不大，但也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中心每天有将近 3 万人次来来往往，人多车多，为管
理好市场，我们除了制定各类规章制度外，还增加了定期召
开的商户座谈会，通过座谈交流让我们的管理更有效。管理
好了，进驻中心的商户也越来越多。”西宁农商投资建设开
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珮说，截至 2019 年底，集散中心
入驻商户 3800 余户，带动就业近 2 万人。

在集散中心搞经营已经 7 年，荆秀芳买了房也买了车，
儿子们都长大了。荆秀芳也过起了“悠闲”生活。“早上 5 点
开市时别人就来了，我是 6 点睡醒了才过来。”荆秀芳说，
“我打算慢慢攒钱慢慢干，等实现了最后一个梦想就回老家
养老。” （记者王浡）

新华社西宁 6 月 16 日电

蔬菜商大姐的梦想

在喀
什地区城乡
供 水 总 水
厂 ，工作人
员检查经过
多次净化处
理的安全水

（ 6 月 8 日
摄）。这些安
全水将通过
近 112 公里
的主管道直
达伽师县 ，
供应当地居
民用水。

新华社记者
赵戈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张洪河、勿日
汗、李云平、王靖）作为我国农牧业大区的内
蒙古，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农畜产品滞销问题
凸显。全区迎难而上，众志成城，着力解决农
畜产品“卖难”问题：直播“带货”打通供需
“肠梗阻”，消费扶贫机制搭建产销“点对
点”，擦亮品牌让农畜产品焕发“新活
力”……一系列硬核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有
效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助农直播“带货”成为新业态

最近，通辽市东萨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吴云
波成了“网红”。在直播平台快手上，身着蓝色蒙
古袍的他，交替说着汉语和蒙古语，直播“带货”
牛肉干等各式农产品，粉丝超过 100 万。“十几
次直播销售额就有十几万元，相当于线下门店
一个月的销售额，最高一次直播卖了近 2 万
元。”他高兴地说。

疫情期间，为应对扶贫产品滞销，内蒙古自
治区鼓励各盟市利用互联网直播力破“卖难”问
题。4 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牵头，通过快手等
平台，推出声势浩大的“百名嘎查达、村主任直
播带货活动”。党员干部、网红大咖、企业负责人
及普通农户，纷纷借助直播销售农畜产品。如
今，直播“带货”成了“家常便饭”，不仅有效缓解
了滞销难题，同时给“三农”带来了新机遇。

几个月的密集直播，让不少苏木乡镇和嘎

查村尝到了甜头，各地也开始探索长效机制，
让直播的“小打小闹”成“气候”、成“常态”。直
播过后，赤峰市小庙子村党支部书记赵会杰
难掩兴奋：“花钱做广告、四处跑市场对贫困
小山村来说太不现实，网络直播真是一个好
渠道！”她申请了个人的“带货”账号，用心建
立自己的“带货”粉丝团，“这条道咱要好好经
营！”

“内蒙古巧用直播、善用直播，已经在脱
贫攻坚‘最后一公里’上发挥很大作用。”内蒙
古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冯爱霞认为，“嘎查
达、村主任化身‘带货’主播，为特色产业振
兴、农牧民增收和精准扶贫提供强劲动力，也
进一步扩大了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在全国的
影响力。”

整合资源打出消费扶贫“组合拳”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现代农业设施园区的
加工车间里，一台台机器发出隆隆轰鸣声，赶
制一笔来自北京的杂粮订单。原来，疫情发生
后，北京林业大学派驻远新村的第一书记张
骅，与其他 3 名京蒙扶贫干部组成临时党支
部，打电话、开视频会，为远新村争取来一笔
30 万元的订单，使得疫情期间村里的扶贫产
业未受影响。

京蒙协作是内蒙古消费扶贫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内蒙古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

区产品和服务消费，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内蒙古印发了实
施意见，通过广泛开展社会购买行动、流通和
销售渠道畅通行动、农畜产品质量提升行动、
休闲旅游提质升级行动等 4 大行动，全面推
动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内蒙古的消费扶贫不强摊指标，一头连
着供给端，一头连着需求端，在合作共赢中建
立长期稳定的农畜产品直供直销关系。乌兰
察布市兴和县大库联村贫困户袁军说，尽管
当地的马铃薯不施化肥口感也好，但一直以
来销售不畅，农民增收不明显。去年开始，来
自内蒙古医科大学的扶贫干部多头对接买
家，经过精美包装，绿色、营养的马铃薯销路
畅通，价格也翻了一番。

内蒙古的消费扶贫聚力于品牌建设、渠
道建设、机制建设，为优质农畜产品培养稳固
的市场。内蒙古扶贫办主任么永波说：“内蒙
古鼓励各级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
等单位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采购贫困地区产品、聘用贫困地区工勤人
员，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直供直销进食堂活
动，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

实施品牌战略让“蒙字号”更响亮

内蒙古是全国 5 大牧区和 13 个粮食主
产省区之一，具有原产地保护和有机、绿

色、无公害产品认证的农畜产品近 2000
个，但知名品牌数量少、影响力较弱的问题
比较突出。

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永强介
绍，近年来内蒙古建立长效机制，着力从四个
方面推动“蒙字号”农畜产品品牌建设：把品
牌建设作为企业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抓手；
做好绿色产业、草原文化等重点、特色产业品
牌发展的培育保护；激发品牌发展的主体责
任；营造“人人重视品牌、人人创造品牌、人人
享受品牌”的良好氛围。

走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乡间公路上，
道路两侧的农民们热火朝天地进行水稻插
秧。近年来，兴安盟下大力气打造“兴安盟大
米”这一品牌，建立了严格的产品标准，凡达
标企业都可以使用“兴安盟大米”品牌标识，
品牌的知晓度和市场占有率迅速打开。目前，
“兴安盟大米”畅销北上广深，用标企业达 31
家，共带动 9000 余户农户增收，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1205 户。

通辽市的“科尔沁牛肉”、巴彦淖尔市的
“三胖蛋瓜子”……“我们要把‘内蒙古’这三
个字作为品牌来建设好，为好产品搭建通往
广阔市场的通道，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不
能只有自己知道，要推动‘蒙字号’产品国际
化传播。”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艾丽
华说。

搭建产销“点对点”，让“蒙字号”传更远
内蒙古力破农畜产品“卖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在和
田县布扎克
村，68 岁的
艾比布拉·
托合提在用
葫 芦 接 水

（ 5 月 21 日
摄）。葫芦是
南疆乡村常
见的取水容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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